
一个节气又是一个节日，这在二十四节
气中“清明”是唯一的。首先，它作为节气，
《唯南子·天文训》里说：春分十五日，斗指乙，
清明至。万物此时生发，皆清洁而明净，所以
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
也是春耕播种的大好时节，农谚里有“清明前
后，种瓜点豆”。成片的土地这个时候孕育着
无限的生机，水土最朴素的属性，不外乎毫不
吝啬地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呈上满目的葱绿直
至果实。金黄的玉米、红亮的高粱，都是尘世
里最仁厚的指引和赖以生存的方向。

再有，它又是我国一个传统节日。踏青、
植柳，扫墓、放风筝，人们纷纷走出户外，让自
己走出冬的疆界，与自然界的万物一同沐浴
春晖，一道生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千家诗》说：此清明遇雨而作。游人遇

雨，巾履沾湿，行倦而兴败矣。神魂散乱，思
入酒家暂息而未能也。故见牧童而同酒家，
遥望杏花深处而指示之也。

把一个节气安驻在诗词里，人们在起伏
的岁月里就能找到许多旧年时光的依托，杏
花微雨，酒旗斜进暮阳，向内沦陷的泪水，微
漾的春风，这一切像发酵了的粒粒粮食，氤氲
着十里八乡人们的情结，雨脚如泥也好，牧童
横笛也罢，这首意象满满的小诗，一边稳稳地
融进水墨的写意里，一边深深地浸进我们血
脉相承的骨髓里。

清明雨多，雨丝纤绒缱绻，再没有一个节
气如它般能追溯到对生死的体悟上。诗人
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他
不信人间能有什么可以穿过阴阳，与逝去的
人捎去一丝音讯，这多少太残酷与生硬了些。

有一回看老树的画，有一副那位民国长

衫男子在清明时的旷野里祭扫自己的母亲，
那画面已让人生哽咽之势，再看他几行小字

“每年此时此刻，进山看看妈妈。送些吃的喝
的，陪她说说闲话。自她离去之后，家已不像
个家。想起她的样子，心中泪如雨下”，便轰
然泪下。

每人的心中早晚都会住进至尊的亲
人。先人的名讳，经年迎风而立，暮碑被雨
水一洗再洗，草木渐渐葱笼，而音容不在，怎
么着都让人觉得忧伤。那哽在喉咙里的称
呼，被刻在墓碑，春天行进至此，便牵出骨肉
之间的血脉传承。和一个魂灵絮叨他不再
参与的日子，从未觉得是件虚空的事。香火
一燃，即便是隔世的爱，突然就有了依托，他
们只是安静地倾听，虽然不给一点提示，我
们也可以瞬间了解到一种禅悟，是那种日常
很少触摸到的，内心深处的迢迢归宿。

清明的怀思
□□ 倪倪 涛涛

眼看快到清明节了，不免又怀念起已故
的母亲。

母亲是在 2012 年的正月初五早上走
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年，她77岁。

早几年，母亲一直住在我这里，去世的
头一年秋，她因为腿疾和眼病，实在不想在
我这里待了，总吵闹着要回老家去，我只好
依了她。为了便于伺候她，我和妻商议，先
由她随母亲回县城，随后我再回去探望。

进了腊月天，母亲的病情突然有些加
重，妻急唤我回去，我心里即刻就沉重起
来。 腊月二十六，我急匆匆带了两件换的
衣服赶回到老家。

见到母亲，发现她真的不如从前，身子
瘦弱的很是厉害。

妻说，她曾叫医院的大夫来看过两次，
大夫检查罢，也说不出啥原因，说可能就是
人老了，各方面器官老化了，吃药也不一定
会见效。随即开了些药，母亲吃了几天，一
点也不见好转。

那些天，我几乎每天都在母亲跟前守
着。她要吃啥，我和妻就尽量给她去做；她
端不好碗，我就端着碗一口口喂她。

到了除夕晚上，煮好了饺子，我端着碗
喂她，她只吃了三个。大年初一的早上，妻
又煮了饺子，我又去喂，她仅吃了一个半。
随后几天，她也就再没有吃啥东西。后来水

也喝不进了。我们干着急，没有一点办法。
而母亲就只是昏睡在炕上，怎么放下她，她
就怎么睡着。

初五凌晨的四五点，我还叫醒了她，她
“嗯”了一下，我问她喝不喝水，她弱弱回道，
不喝。但到了七时许，我觉的屋里静地很出
奇，孩子们和妻都在沉睡着。我挨着母亲，
却听不到她一点的气息，心里就有点慌。再
去唤她，她就不应，任我好几次唤她——

“妈”“妈”，她依然一声都不应。看她的面容
却是十分地安详。

母亲一生很苦，她的命就像黄连一样。
她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幼年是在我舅爷家长
大的。一生养了七个孩子，抚养我们五个。
父亲早在 1978年就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
孤苦的生活了三十多年。不管生活有多么
艰苦，她还是竭力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一个
一个的看着我们成了家，像小鸟一样都飞了
出去，她却一个人守着乡下。

每次看她站在院门口，送我们出村时那
个孤单的身影，我总是心里要沉重半天。现
在，我们的光景，眼看着都要好起来了，她却
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爱干净，勤节俭。就是那些
年，住在乡下村里的土窑里，她也是常将
自己收拾的利利索索，把家里收拾的一尘
不染。

她一生节俭，自己从不乱花钱，也教育子
女要节俭省钱。我们稍有点奢侈，她就会责怪
起来；不是说这个浪费了，就是说那个铺张了。

母亲特别善良，为人很随和。她一生
好客，做的饭菜也很好吃，不少亲戚朋友
都爱吃她做的饭菜。她也不爱占别人的便
宜，时常记挂着别人的好，做事也总是替别
人着想。

就是在她的晚年，偶尔去我们姐弟几
个家里，一旦住的时间长了，她就会觉得
为难。平时还好说点，一到逢年过节，总
要回到我这个当儿子的家。她尤其不愿呆
在姐姐或者小妹她们家过年，这一点她是很
讲究的。

她一生那么苦，总是很少想到自己。多
少年来，从不问我们要零花钱，就是硬塞给
她，她也总是不要。逢过年或者换季，我们
总喊着要给她买身新衣，她也总是推辞着不
肯。说自己是老太婆了，穿那么新干啥，还
是省点你们以后用吧！

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勤劳、善良、坚
强的母亲，她把许多优良品德都传承给了我
们，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勤勉正直的好人。

唉！我再也不能与母亲相见了，不能跟
她叙说心里的话了；从此，再也不会有那么
一个人，老是记挂着我，念叨着我了！

想到此，我不禁喉头哽咽，泪盈眼眶……

清明时节念母亲
□ 曹金庭

又是一年清明时。清明是个时间驿站，
走到这儿，走到这一天，每一个人都湿成一滴
雨，在眼里在心里纷纷飘落。这一天，无论你
在哪，无论你多忙，耳畔都萦绕着声声呼唤，
这声音比春天的雨滴更能复苏人们的情感记
忆。似乎有一种寻根感，沿着人们的神经窜
跑，只有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边，这种情感
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清明节是“根脉的节日”。如果说春节回
乡是隆重而盛大的典礼，那么清明祭祖则是
平静而深沉的仪式。记得前几年有一位居住
海外的耄耋老人曾对他的子孙说：“你们不能
忘本啊！”这“本”就是根脉，这“本”就是对根
脉的向往和眷恋。清明节，对中华儿女而言，
不管你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在一代代人的言
传身教里，蕴藏血浓于水、情重于山的故土之
情。芳草萋萋的清明时节，又何尝不是每一

个华夏人追溯自己精神源头寻根时刻，更是
一种精神的传承。

清明节是“精神的节日”。一寸山河一寸
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
精神叫做忠诚信仰。革命先烈方志敏，面对
敌人威逼利诱，他始终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美
好憧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这种传承
中，有一种精神叫做爱国主义。著名抗日英
雄、爱国将领吉鸿昌，面对外国人的歧视，他
掷地有声地说，“中国人顶天立地，做一个中
国人无尚光荣。”在这种传承中，有一种精神
叫做顽强不屈。红军将领陈树湘，面对敌人
的子弹穿透腹部，他用腰带压住伤口，忍着剧
痛继续指挥部队战斗。在这种传承中，有一
种精神叫做铁纪如山。志愿军战士邱少云，
面对飞溅的汽油燃烧液溅着了身上的伪装，
他紧咬牙关，紧贴地面，一动不动，任凭火焰

蔓延——这就是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英烈精
神，这就是积淀为中华大地代代传承的本源
基因。

清明节是“情感的节日”。伫立墓地寄语
“思念碑”，写下思念投入“天堂邮箱”，将金黄
纸箔和袅袅青烟换成鲜花放在墓前……这悠
长意蕴的情感让人得以联想。常言道：人有
志，家有谱，国有史。于己，清明是情感的一
个出口；于家，清明是绿叶对根的一种眷恋；
于国，清明是家国情怀的一种体现。

今年的清明节于我而言，更是一种隔代
亲情的寄托。“远行”的“水三代”孙儿是根脉
的一面镜子，用泪水和春风轻轻地抚擦，擦的
晶亮，才看得见，看得清他那跳跃在清明的花
瓣之上的音容笑貌，才能让云朵飘散到地平
线之下的空间，让花鸟、春风和亲人感知到：
清明，寻根脉品精神寄情感。

清明清明，，寻根脉品精神寄情感寻根脉品精神寄情感
□ 陆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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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语：清明，是中华儿女血脉里流淌的节气，引得一代代人以细雨润笔，追思故者。本期副刊策划推出“我们的节日·
清明”诗文（分上下两期），或见《清明祭祀》里“一抔泥土催愁绪，几缕烟香惹泪痕”；或遇《守望麦地》中“麦粒飞溅，像一场金色
的雨，落在生与死的边界”；或伫立墓地寄语“思念碑”，写下思念投入“天堂邮箱”，将金黄纸箔和袅袅青烟换成鲜花放在墓前
……愿您在此驻笔，以墨痕续写荆楚大地上生生不息的清明叙事。

我们的节日·清明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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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年清明书
□ 陵少

那些从旋旋风
缠住的脚步中逸出的
花瓣，“呯”地一下
被挖掘机的轰鸣声
反弹至天空

多么痛！这些和香樟叶
一起落下的小脚女子
蹙着眉头，散落在 60年前
小花园的墙角下

还有什么冤屈
可以配得上
阳春三月落下的
雪花？除了被从
坟墓中刨起，就是那些
还在继续的死亡

你从暗管里涌出来的
污水中看见
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
正源源不断地
如潮水般涌来
无边无际地，就像这
江汉平原上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清明
□ 杜风

一股漩涡风。把地面上的灰尘
鸡毛、草屑和世间的悲喜卷起来
像祭祖的人，跟随扫墓的人群
朝九牌洲村的墓地快速奔跑
旋转着，与村头驼背槐树肩比肩
挟持一张黄纸，像攀登楼梯一样
抬高漩涡。越过石碑上的碑文
渐渐停在公墓里。老槐枝继续摇晃
长满草的泥土，被铁锹挖成饭钵子
像逝者坐在坟头最高处，对饮
膝盖相抵说话。那股风底的漩涡
仿佛有无形动力，沙粒挥舞一把刀
鸡毛真的可以上天，枯草被捧到
半天妖。直到越野车开走以后
像醉汉的纸灰，从空中晃悠落下
在一片春草之中，小花的头顶
我的眼睛，突然间变得清明

剅口烈士陵园祭英烈
□ 李珍文

又是清明
一个潮湿的雨季
我伫立在剅口烈士墓前
用虔诚点燃一瓣心香
焚烧一张张草纸
祭奠不朽的英魂

我从升腾的烟雾中
触摸岁月的印痕
看见了隔着年代的硝烟
看见了血火交融的寒光
看见了为信仰厮杀的身影

苍穹如水
天空一片镜白
映照坚贞与伟岸
在绿叶摇曳中鲜活
在天地脉搏中颤动
在哀思与隐痛中
婆娑成不老的记忆

一杯黄土添断肠
清明几缕寄离殇
我把淅沥的细雨

化成一抹淡卷的微云

连同哀伤与敬畏
遥寄给远方的天堂

清明·祭酒
□ 林钊勤

黄昏是多情的，在那个小酒馆
我们再次陷入离别
街道嘈杂，我无法辨认它们的出处
我们同样沉默着
在小小的包间
气氛已经让人微醺
感觉到热，脱去沉重的外套

打开一扇窗，让那些声音
再大一些，淹没我们……
行人缓慢地走过街道
我感受到了行囊的重量
不止是食物和水……

我们这次分别，去往
各自的空旷的地方
我们无法复制这些声音
带走的只有小巷里生活的底色

在清明
□ 谭哲胜

雪花不合时宜的浸上掌心
又悄悄融化
阳光穿透另一个世界
鲜花像新的伤口一样妖娆
白云蜷缩在平静的湖面上
等待着岸的打捞
无法打扫啊

这一路上深深浅浅的痕迹
沾染了尘土
在清明
一切都有了无法涂改的标签

清明，走进那间小屋
□ 罗 鑫

梦里走进
麦场那间小屋
低矮的茅檐
垂着一只风干的葫芦

帐钩上的烟斗
残存着体温
暖炉上水壶
打着沉沉的呼噜

场院空空
不知主人去了哪里
刚摘的早茶
还闪着苍翠的露滴

生命恋歌
□ 黎世成

三口人蜷缩在水泥的皱褶里
大桥涵洞洇出潮湿的月光
小铜锣把黑夜敲成碎银
父亲将蟒蛇绕成项圈围在女孩脖上时
春天在围观者的瞳孔里炸裂

山风将誓言译成琴弦
莽蛇盘踞在休止符上等候
汗珠滴落处
青苔疯长成婚契

肋骨与肋骨相触时
两具年轻的身体在鳞片间抽穗对视
无数未说出的韵脚


